
提
起
清
朝
的
九
龍
寨
城
，
就
不
能
不
談
駐
守
大

將
軍
張
玉
堂
。
他
是
廣
東
省
歸
善
人
，
允
文
允
武
，

喜
歡
書
法
，
尤
善
拳
書
指
書
，
有
﹁翰
墨
將
軍
﹂
之

稱
，
在
港
澳
地
區
留
下
不
少
墨
寶
。
今
日
在
九
龍
寨

城
公
園
便
可
見
到
他
寫
的
﹁壽
﹂
和
﹁墨
綠
﹂
拳
書

，
另
外
在
灣
仔
玉
虛
宮
和
沙
田
曾
大
屋
亦
可
欣
賞
出

自
他
手
筆
的
石
額
。

一
八
四
○
年
鴉
片
戰
爭
爆
發
，
張
玉
堂
由
虎
門

奉
調
到
九
龍
的
官
涌
駐
防
，
戰
後
調
任
多
處
地
方
，

至
清
咸
豐
四
年
（
一
八
五
四
年
）
升
任
大
鵬
協
副
將

。
是
年
為
太
平
天
國
建
都
天
京
（
今
南
京
）
後
一
年

，
香
港
三
合
會
首
領
羅
亞
添
趁
清
兵
忙
於
支
援
廣
州

之
際
，
率
眾
攻
陷
九
龍
寨
城
。
但
張
玉
堂
迅
即
率
軍

收
復
，
為
人
稱
道
，
自
此
他
駐
守
九
龍
寨
城
凡
十
三

年
，
經
歷
過
第
二
次
鴉
片
戰
爭
九
龍
半
島
被
割
讓
的

事
件
。他

曾
在
九
龍
寨
城
內
建
立
﹁敬
惜
字
紙
亭
﹂
，

並
撰
寫
碑
銘
指
亂
拋
字
紙
的
行
為
缺
乏
公
德
，
且
影

響
環
境
，
又
字
紙
為
聖
賢
所
創
，
不
應
踐
踏
。
他
以

身
作
則
與
眾
人
在
城
內
各
處
撿
拾
字
紙
，
拿
去
焚
燒

，
可
說
是
香
港
最
早
的
清
潔
運
動
。

今
日
在
九
龍
寨
城
公
園
所
見
的
惜
字
亭
，
則
是

十
多
年
前
重
建
的
。

在
灣
仔
玉
虛
宮
正
門
的
石

額
上
，
可
見
刻
上
﹁九
龍
協
副

將
張
玉
堂
薰
沐
敬
書
﹂
的
字
跡
，
而
另
一
旁
則

鐫
刻
﹁同
治
元
年
歲
次
壬
戌
仲
冬
吉
旦
﹂
，
那

是
一
八
六
二
年
，
為
該
廟
重
建
年
份
，
張
玉
堂

當
時
出
任
大
鵬
協
副
將
。
另
外
，
曾
大
屋
的

﹁祥
徵
萬
福
﹂
石
額
亦
為
張
玉
堂
所
書
。

近年，很多人都不敢食豆芽，怕的不是寒涼什麼的，而是擔心
有些無良商人或無知個體戶，在發豆芽過程使用化學肥料，這些化
學肥料殘留在豆芽中，可能致癌。病從口入，相信政府有關部門會
為市民把好健康關吧。

我早在十多年前就自己發豆芽，非因害怕有人用化肥，而是
「陪太子讀書」，一時覺得好玩。女兒讀小學，老師教學生用水浸

紅豆、綠豆、眉豆、黃豆、黑豆，不久，各種豆都長出了芽，萌牙
先後次序為綠豆、紅豆、黃豆、眉豆、黑豆，五色的種籽，孕發出
五種小生命，萌芽之後，那五色胞衣脫去，都成了玉一般的小精靈
。小朋友從實驗中觀察小生命成長。陪女兒搞了這個實驗之後，我
用一個破裂的膠桶來發豆芽，先在桶底鑽了好些小洞，作為孵豆芽
基地，然後用清水浸泡綠豆。十二個小時後，把綠豆放進桶內，置
於通風但遮光的地方，我把這個桶放在浴缸，
每天灑水三、四次，不到十天就有綠豆芽吃。

豆本身已有足夠養分培植豆芽，不必揠苗
助長添加化肥，只須注意水的清潔，別沾油污
、浴露、洗潔精。沒有破水桶，可試用較大的
汽水膠樽或水樽，在底部鑽孔就成。

老夫聊發豆芽夢
易經緯

普
世
青
年
節
（W

orld
Y

outh
D

ay

）
是
全
球
最
大
型
的
青
少
年
活
動
，
亦
是
全
球
最

大
型
的
天
主
教
青
年
聚
會
。
這
個
由
前
教
皇
若
望
保
祿
二
世
於
一
九
八
六
年
發
動
的
活
動

，
平
均
每
兩
至
三
年
便
會
在
不
同
國
家
舉
行
，
每
次
都
會
吸
引
數
十
萬
來
自
全
球
各
地
的

青
年
參
加
；
而
最
後
一
天
的
終
束
彌
撒
，
更
可
能
會
有
上
百
萬
人
參
與
，
當
然
，
亦
少
不

了
教
皇
的
份
兒
。

今
年
的
舉
行
地
是
澳
洲
悉
尼
。
我
有
幸
參
加
了
這
個
為
期
一
周
的
活
動
，
感
受
良
多

。
七
月
中
的
悉
尼
是
嚴
冬
，
但
參
與
者
並
沒
有
被
寒
風
打
倒
了
雅
興
。
我
們
每
天
都
要
花

上
大
量
時
間
在
公
車
上
，
而
音
樂
是
世
界
語
言
的
地
位
亦
在
此
時
得
到
見
證
。
很
多
來
自

歐
洲
國
家
的
參
加
者
都
會
帶
自
己
的
樂
器
出
席
：
結
他
、
小
提
琴
、
長
笛
和
眾
多
獨
有
的

民
族
樂
器
一
大
堆
，
實
行
在
車
上
無
事
幹
時
，
跟
來
自
不
同
國
家
的
朋
友
們
來
個
大
對
唱

，
你
一
首
我
一
首
的
，
很
是
高
興
。
一
隊
來
自
波
蘭
的
六
人
團
，
他
們
由
神
父
帶
領
。
這

位
神
父
彈
得
一
手
好
結
他
，
唱
着
唱
着
，
發
覺
車
上
有
香
港
人
，
邀
請
他
們
同
唱
之
餘
，

還
在
香
港
隊
的
詩
歌
上
即
興
用
結
他
加
上
和
弦
和
敲
擊
節
奏
，
以
音
樂
來
打
破
言
語
界
限

。

除
了
在
車
上
氣
氛
沸
騰
之
外
，
街
上
的
歌
聲
和
叫
喊
更
是
熱
烈
。
經
過
連
日
來
的

﹁訓
練
﹂
，
大
家
大
致
知
道
每
個
國
家
的
喝
彩
口
號
和
形
式
，
每
當
聽

到
不
知
哪
方
有
人
開
始
發
動
時
，
街
上
聽
到
的
行
人
都
會
跟
着
附
和
起

來
。
喊
得
倦
了
，
又
會
不
知
從
哪
方
有
人
唱
起
聖
詩
來
，
邀
請
你
一
同

和
唱
。
無
論
你
是
參
加
者
還
是
當
地
居
民
，
無
不
被
那
高
漲
的
樂
聲
和

氣
氛
所
感
染
和
感
動
。
這
種
震
撼
，
叫
我
再
一
次
感
受
到
音
樂
那
強
大

的
力
量
！

音
樂
無
疆
界

林
家
琦

英
倫
銀
行
行
長M

ervyn
K
ing

宣
布
不
接
受
薪
酬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
拒

絕
加
薪
十
萬
英
鎊
，
即
省
回
英
國
納
稅

人
近
一
百
六
十
萬
港
元
，
人
人
拍
掌
叫

好
。
《
金
融
時
報
》
更
把
其
決
定
說
成

是
領
導
人
物
的
﹁有
品
味
自
我
否
定
﹂

（tasteful
self-

denial

）
︱
︱
神
經
病

！
一
位
領
袖
人
物
若
要
自
我
否
定
、
自
我
檢
討
，
便
不
應
單

單
不
接
受
加
薪
，
而
是
要
最
低
限
度
減
薪
、
甚
至
被
革
退
。

為
什
麼
還
要
讓
一
個
錯
誤
處
理
﹁N or the rn

R
oc k

﹂
事
件
、
並
把
英
國
陷
落
次
按
危
機
爛
攤
子
的
行
長
留
任

，
並
不
用
有
任
何
懲
罰
？

唯
一
可
以
解
釋
的
原
因
，
是
現
時
世
界
各
國
各
自
有

太
多
問
題
，
尤
其
是
金
融
銀
行
業
界
根
本
找
不
到
領
導
階

層
的
接
班
人
︱
︱
革
走M

ervyn
K
ing

又
可
以
找
誰
來
當

﹁英
倫
銀
行
行
長
﹂
此
一
重
要
職
位
？
既
然
沒
人
可
以
代

替
，
現
在
他
願
意
不
加
薪
而
繼
續
留
任
，
公
眾
便
會
接
受

。
是
故
真
正
的
問
題
，
是
現
時
沒
有
那
麼
多
有
才
幹
人
士

，
去
解
決
當
下
十
分
混
亂
的
金
融
業
界
問
題
。

經
濟
前
景
越
不
理
想
，
員
工
所
受
的
壓
力
也
越
大
，

其
中
壓
力
最
大
的
是
面
對
﹁魔
鬼
老
闆
﹂
︱
︱
在
員
工
眼

中
什
麼
樣
的
老
闆
才
算
是
﹁魔
鬼
老
闆
﹂
？
人
力
資
源
公

司
所
作
的
最
新
調
查
發
現
，
並
非
是
脾
氣
大
的
老
闆
最
令

員
工
有
壓
力
，
反
是
那
些
懶
惰
的
老
闆
最
可
怕
：
因
為
經

濟
越
差
，
那
些
懶
惰
上
司
便
越
是
把
工
作
推
卸
到
員
工
身

上
。

哪
種
老
闆
最
受
歡
迎
呢
？
原
來
這
個
年
代
最
受
歡
迎

的
是

﹁c or po ra te
ap olog ist

﹂
：
企
業
道
歉
者
。

﹁apo logis t

﹂
此
字
從
﹁apol ogy

﹂
（
道
歉
）
一
詞
而
來

，
也
就
是
說
最
懂
得
道
歉
的
老
闆
最
受
歡
迎
。
因
為
，
這

種
老
闆
往
往
屬
於
夾
心
階
層
：
要
把
董
事
局
的
決
定
向
員

工
宣
布
，
道
歉
是
常
事
；
然
後
，
要
對
不
滿
的
股
東
解
釋

公
司
的
差
勁
表
現
，
又
要
道
歉
；
還
有
面
對
工
潮
陸
續
爆

發
，
對
前
線
員
工
及
工
會
代
表
，
也
是
要
不
斷
道
歉
︱
︱

是
故
現
在
﹁道
歉
專
家
﹂
是
今
天
人
力
市
場
最
渴
求
的
管

理
人
才
！

企
業
道
歉
專
家

軒
轅
伯

孔子在談人生時
說 「六十耳順」，英
國有句諺語 「人生六
十始」，意思都是：
人生只有到了此時，
人之經驗及思想行為
方易符合外界規律，

處事能得心應手。
然而從健康規律的角度來看，現代人

大多在六十歲前身體還結實，六十至七十
歲便開始了急劇衰退的里程，多種疾病開
始纏身。但頗有喜劇性的是，人生度過了
疾病危險期，便會柳暗花明又一村，身體
又將趨於正常，衰老現象趨於平緩。

人生自壯年至老年是一轉折期，大多
從六十歲始健康狀況出現 「多事之秋」，
生理變化、內分泌失調以及體內各種功能

都在轉折期發生變化或衰退。由於人體一
時難以適應，就很容易出現從生理到病理
的改變，專家們稱此階段是中老年的 「危
險年齡期」。

根據臨床統計資料，六十至六十九歲
，各種疾病的發病率趨向高峰，並以慢性
支氣管炎、高血壓、糖尿病、老年性白內
障、動脈硬化、冠心病及前列腺增生為主
，以各類腫瘤包括惡性腫瘤為次。經劇烈
的轉折期至平穩過渡期，人體的生理和身
心都適應了人生向老年的轉化。臨床統計
也證明，人到了七十歲以後發病率開始下
降，生理功能也趨於平穩，衰老也趨於減
緩。

健康老人如能順利地 「送六迎七」，
就可能真正健康有活力地享受 「七十人生
起」的生活，且延年益壽。

健康規律「六落七起」 思 健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C7 新園地
責任編輯：李 淼

曾有友人在外國跳蝨市場，購得一
隻名廠老爺機械複雜性能腕表，僅以十
分一的市價成交。他記得國際大拍賣行
曾拍賣同一牌子，同一年出廠與同一型
號的老爺腕表，價錢搶購至很高，因為

珍罕。
友人後來感到懊悔，發覺 「貨不對辦」，但卻欲退無從

。該腕表的外殼着實是原廠原裝的，可是內裡的機件則屬另
一款雜牌表，經過改裝；而且並無那麼多種複雜性能。

友人錯在只顧及價廉，以及拾得寶物，不虞其中有詐，
並沒有要求揭開背蓋，然後詳細檢驗清楚其機件的功能、運
作及結構。有豐富經驗或專業的收藏家，必然一一細察內部
機件結構與 「版路」，鉅細無遺。

友人以為上鏈後
能夠正常走動，調校
時大小表針可以走動
，一些小問題只要回
港修理一下。這是購
買貴價複雜性能老爺
腕表的大忌。

他應先對該種型
號機件 「版路」等有
進 一 步 的 認 識 和 研
究才購入。

例如附圖二種型
號的複雜性能老爺腕
表，有計秒、月相、
日月星與音樂響鬧等
裝置，機件構造應如
下二 圖 所 示 ， 才 屬
原裝。

勿
貪
便
宜
慎
防
有
詐

李
英
豪

灣
仔
玉
虛
宮
的
石
額
為
張
玉
堂
所
書

張玉堂 陳天權


